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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发展推动了教育的进步， 许多低层中产阶级知识女性介入了家庭教师这个

职业，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 社会地位卑微的家庭女教师以其鲜明的职业特征和游离于主仆之间的微妙身

份， 经常卷入错综复杂的情感风波， 演绎出许多充满波折的婚姻故事， 成为当时小说书写的一个主题。本

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家庭女教师的历史语境、 身份处境、 婚姻诉求与婚姻归宿四个层面探讨十九世纪

英国小说中家庭女教师的婚姻命运和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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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hange and reform of the 19th-century promoted women’s educational standard and 
social status， which established governess as a special vocation.  Many lower middle-class literate women 
became governesses，  and they subsequently became a hot topic of British novels.  For the distinct features their 
vocation and their humble identity suspending between master and servant，  governesses often got involved in 
complicated love affairs and marriage romanc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up to now，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marriage and life of the 19th⁃century governesses from historical context，  identity status，  love expec⁃
tation and marriage destination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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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在科学发展、 神学祛魅、 工业革命的历史

大背景下， 英国国民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 广大妇女

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 从而产生了许多有进步思想和

新女性色彩的妇女群体。女性有了足够的自由和职

业空间， 许多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女性为实现经济上

的独立和人格上的自立， 活跃在社会职场， 成为反映

19世纪英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中， 家庭女

教师是深受女性青睐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职业。家庭

女教师因其职业的时代特征以及自身的边缘地位与

特殊身份，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成为这一时期许

多小说热衷的主题， 家庭女教师小说成为这一时期的

一个小说类型。家庭女教师游离于主仆之间， 她们受

雇于人， 身份在主人之下， 又在普通佣人之上， 这种

介于上下之间的特殊身份， 决定了家庭女教师的特殊

命运。因特殊的社会处境， 家庭女教师把婚姻视为改

变命运的手段， 她们常常依附于雇主， 希望通过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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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于上层， 从而摆脱贫穷的身世， 提升自身的阶级

等级， 改变卑贱的社会身份。19世纪的英国社会， 门
第观念盛行， 阶级意识强烈， 身份卑微、 处境尴尬的

家庭女教师经常卷入错综复杂的情感风波， 演绎出许

多充满波折的婚姻故事。关于 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

家庭女教师， 国内研究不多， 仅有的几篇论文主要分

为两类， 一类是以姜麟、 李增的《19 世纪英国家庭女

教师小说研究》为代表的对小说文本的研究， 另外一

类是以胡笳的《中产阶级中的“他者”： 勃朗特姐妹笔

下家庭女教师的身份建构》为代表的对家庭女教师社

会身份、 人物形象和人生命运的研究， 鲜有从社会根

源、 职业特征和身份境遇等角度剖析她们婚姻态势的

研究， 鉴此， 本文从家庭女教师的历史语境、 职业特

征和身份处境等层面探究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婚姻

宿命， 以期对国内该主题研究有所补益。

1　家庭女教师书写的历史语境

家庭教师这个职业在西方教育史上可谓源远

流长，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并出现在当时的

文学作品中， 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勒斯的《俄狄浦斯

王》就有家庭教师及其感情风波的书写。这个悲剧

就源自家庭教师与学生的不伦情感以及与雇主之

间的矛盾。19 世纪前的家庭教师基本上是男性专

属，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 女性开始介入这个

职业， 文学也开始触及这个新型的职业群体， 出现

了书写家庭女教师生活的作品。在英国文学中， 家
庭女教师的形象可追溯到 18 世纪晚期， 代表作有

玛丽亚·埃奇沃思的短篇小说《优秀的法国家庭女

教师》， 这一时期的家庭女教师小说注重描写家庭

女教师的生活及其与雇主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在

19 世纪 30 年代，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 家庭女教师小

说的主题逐渐复杂化， 开始关注家庭教师的职业环

境与社会地位等问题。19 世纪 40、 50 年代是家庭

女教师小说的繁荣时期， 20 世纪初， 家庭女教师这

个职业开始萎缩， 家庭女教师小说也日渐式微。

家庭女教师是 19 世纪女性比较热衷的职业， 
1851年的调查显示， 英国已有近两万五千名家庭女教

师［1］1， 家庭女教师职业在十九世纪一直方兴未艾， 这
一职业的兴起与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历史密切相关， 工
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为其奠定了物质基础， 思想领

域的革新为其提供了精神动力。1859年， 达尔文的《物

种起源》引起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革命， 塞缪尔·斯迈

尔斯的《自己拯救自己》以及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和

《论妇女的屈从地位》推动下的新女性运动为妇女解

放和性别平等扫清了思想障碍。1870年出台的《已婚

妇女财产法案》为妇女提供了财产保护权， 从此她们

有了独立的经济支配权。为了提升国民的教育素养

以适应时代需求， 英国政府和社会开始重视和关注教

育， 国民教育因此有了史无前例的进步和发展。1870
年出台的《初等教育法》促使地方积极办学， 以提高国

民的教育水平， 广大女性有了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 
《初等教育法》标志着公立初等教育制度在英国的正

式确立， 彻底打破了教会对初等教育的垄断局面。这

一切从社会环境层面为家庭女教师职业的兴盛创造

了客观条件。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英国经济

得到了空前繁荣， 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中产阶级的经

济能力、 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 他们

开始重视子女的教育， 聘请家庭女教师教育子女成为

一种教育时尚， 由此为家庭女教师提供了足够的就业

空间。

19世纪 30、40年代， 通过工商资本主义致富的中

产阶级“开始模仿贵族雇用家庭教师教育女儿的习

俗［2］xi”。 “只有上层的中产阶级才能雇得起家庭女教

师或付得起寄宿学校的费用使子女接受教育。年收

入在 100英镑至 300英镑的家庭只能选择其他教育途

径。”［3］24 作为社会办学的辅助形式， 家庭女教师的需

求量增加， 导致部分家庭女教师的资质无法得到保障， 
社会呼吁加强师资培养， 解决家庭女教师的后顾之忧。

鉴于此， 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采取了针对性的

措施， 1843年成立了家庭女教师慈善机构以便为她们

提供失业与年老财政救助。1848年， 应社会需求成立

了女王学院以提高家庭女教师的教育程度和职业素

养。宗教界一些牧师也支持女性教育， 他们认为有必

要让女性成为自己职业领域内的专家， 以便发挥女性

的社会作用， 比如教师、 创办妇女医院、 社区服务性

组织等［3］89。正规的师范学校等教育机构不断加强师

资的培训和人才质量的保障。相关数据显示， 从1841年

到 1850年， 女教师人数增加了 72%［4］。家庭女教师这

一职业的不断壮大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1888年， 
克罗斯初等教育委员会建议加速初等学校教师的培

养， 1890年设立了 6所走读师范学院， 到 1900年增加

到了 16 所， 有效解决了小学师资不足的问题［5］290。

2　家庭女教师的卑微身份与尴尬处境

家庭女教师的社会身份非常卑微， “没有值得

关注的任何社会地位［6］”， 只有通过自己廉价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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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来养活自己或兼有帮助养家的使命， 这一点在小

说文本中都有明确的表露。  《爱玛》中泰勒小姐、 
《简·爱》中的同名女主人公简·爱、 《奥德利夫人的

秘密》中的露西·格雷厄姆， 她们都是迫于生计才不

得不外出做家庭教师。当时的一些女作家本身也

有家庭教师的人生体验， 从而进一步佐证了这类小

说的社会现实性和时代特色。夏洛蒂·勃朗特在

1839 年和 1841 年曾当过两任家庭教师， 这一职业

在当时是受社会歧视的， 夏洛蒂亲身体验了这个职

业的辛酸与屈辱。1839 年 6 月， 她在写给妹妹艾米

莉的信中表露了切身感受：“我早已受够了——那

种枯燥乏味的工作。我算是看清了， 如果不是需要

她完成的那些令人厌倦的杂务的话， 私人女教师是

没有存在感的， 根本不被当作活生生的、 有理性的

人看待。”［7］187-188 安妮·勃朗特先后在两个家庭从事

家庭教师大约六年， 《阿格尼斯·格雷》是自传体小

说， 安妮将自己担任家庭教师的经历渗透在作品

中， 书写了女主人公家庭教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下

的成长故事［7］187。盖斯凯尔夫人在《夏洛蒂·勃朗特

传》中也谈到了安妮与《阿格尼斯·格雷》的传体关

系。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安妮经过努力赢得了孩

子们的信任， 有个年龄小的孩子在吃饭的时候， 亲
切地跟她说了声“我爱你， 勃朗特小姐”， 那位母亲

听到后， 大惊失色， “天哪！居然爱一个家庭教

师”［7］187。从母亲惊恐的表情和不可思议的言语中

可以看出家庭女教师的卑下地位。小说中不管是

布罗姆菲尔德家还是默里家都将她视为贫穷的“他

者”， 同样， 简·爱在桑菲尔德府也一样， 没有宾客

将一位家庭教师放在眼中， 英格拉姆小姐甚至对这

一职业极尽轻蔑之辞。  《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外

科医生道森一家对奥德利夫人的看法也道出了英

国家庭女教师身份的低下和社会地位的卑微。“一

个身无分文的姑娘”［8］11 没有理由拒绝老贵族的求

婚， 卑贱理应屈就于高贵。

作为职场上典型的弱势群体， 家庭女教师薪酬非

常低廉。学者波斯丁在《维多利亚教育及妇女理想品

质》中强调：“家庭女教师收入卑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许多女性都能胜任家庭教师这个工作。”［3］61 言外之意， 
这个职业的技术含量不高， 不需要太好的资质， 富人

家“通常雇佣保姆照看婴儿， 家庭女教师负责男孩的

早期教育， 一些家庭会贯穿女孩教育的全过程”［3］134。

另外， 随着英国教育逐步对女性的开放， 受过教育、 
有一定专长的女性人数逐年增长， 改变了家教市场的

供求关系， 使得这一职业的收入更加微薄。家庭女教

师主要给富贵人家的女孩子进行音乐、 绘画、 礼仪等

素养教育， 不是为了让她们获得职场上的竞争力， 而
是为了在以后的婚姻市场上能够占据优势， 露西·格

雷厄姆教道森先生的女儿们弹奏鸣曲、 进行风景写生， 
简·爱教罗切斯特的养女阿黛尔弹琴和绘画。家庭女

教师除了教授孩子功课外， 还要做繁重的缝补浆洗等

杂活， 有时也要负责学生的起居。艺术作品也再现了

家庭女教师的处境。 1844 年， 理查德·雷德格雷

（Richard Redgrave）的油画《可怜的家庭女教师》表现

了家庭女教师寄人篱下、 身不由己的窘境。1860 年， 
艾米丽·玛丽·奥斯本创作的《家庭女教师》直白地描

绘了女主人与家庭教师主仆之间的尊卑关系。

家庭女教师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身份困惑， 
米利森特·贝尔就 19世纪家庭女教师尴尬的身份发表

过如此评论：“一个家庭教师可能会遭遇被现代社会

学家称为‘身份不协调’的境况， 她既不是雇主阶级的

一员， 也不完全是一个仆人。”［9］ 家庭女教师是一名仆

人， 但她同时又是一名高级仆人， 身处主仆之间的灰

色地带， 介于两个阶层之间， 两边都找不到归属， 就
像福克纳《八月之光》中的混血儿乔·克里斯默斯， 被
悬置于身份的真空， 黑人不接纳他， 认为他是白人， 
白人也抛弃他， 认为他身上流着黑人的血， 他处于一

种身份的僵局中， 没有归属的他最终走向了灭亡。家

庭女教师的身份“对雇主来说太低， 对佣人来说太高， 
处于一种疏离状态， 却无自己的空间， 因此， 几乎所

有人都歧视她”［10］164。家庭女教师身份的困惑也是这

个特殊阶层的心理症结， 批评家伊格尔顿指出， 家庭

女教师是“受过教育的女性， 被困在文化与经济之间

让人几乎难以忍受的僵局之中——一边是想象中的

远大抱负， 另一边是把她们仅仅当作‘高级’仆佣的冰

冷社会现实”［11］14。身份尴尬的家庭女教师的个人精

神追求和社会对她们的制约之间的矛盾使她们比一

般的劳动阶级遭受了更多的精神痛苦， 这一群体的心

理更加脆弱， 更加敏感， 更加易受伤害。内心的卑下

与表面的清高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是 19 世纪家庭女

教师心理的典型写照。特殊的身份导致了特殊的命

运轨迹， 尤其是具有职业特色的婚姻归宿。

3　家庭女教师攀附高就的婚姻诉求

在金钱至上、 物欲横流的 19 世纪英国， 女性通

过婚姻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跻身于高一层阶级， 
从而实现华丽转身， 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婚姻

观， 已蔚然成风， 家庭女教师在这一方面的欲望表

93



2024 年第  4 期中 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现得更加强烈。她们看中主人的身份和财产， 试图

通过婚姻跻身于上层， 从而改变自己不如意的命

运， 并且常为此而离经叛道， 从她们身上可以窥见

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的影子。19 世纪英国小

说中的家庭女教师几乎都有相同的婚姻动机。身

处物质享乐高于精神追求的世俗化社会， 家庭女教

师这一群体也难以免俗， 她们也难以掩饰对于物质

财富、 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渴求， 当时的英国社

会没有给这个群体足够大的空间来实现她们的这

种人生抱负， 对于年轻女性， 实现这种渴求的唯一

渠道就是婚姻。家庭女教师把婚姻视为她们摆脱

依附， 提高阶级身份的重要手段， 也将婚姻看作连

接卑微与尊贵的媒介， 沟通贫穷与财富的桥梁。

19 世纪家庭女教师小说的首要主题就是她们的情

感婚姻， 具体地说， 是她们攀附上层阶级， 与富有

雇主或中产阶级男性之间的爱恨情仇， 一种具有女

性职业特色和社会普遍性的罗曼史， 因此， 19 世纪

家庭女教师小说也堪称家庭女教师婚恋叙事。

19世纪女性对婚姻的期盼是能嫁给比自己身份

高的有钱人， “奥德利夫人成为迈克尔爵士的妻子， 
显然是一桩高攀显贵的有利婚姻， 很容易引起女性对

她妒忌和憎恨”［8］7。奥德利夫人本人也因此受宠若惊， 
认为这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天大的鸿运”［8］10。 《爱

玛》中的同名主人公爱玛认为， 婚姻是女人提高地位

的最有效的方式， 家庭女教师泰勒与富商韦斯顿的婚

姻就是一个典范。对一个地位低下的家庭女教师来

说， 嫁给阶级地位高的人就是圆满的结局。家庭女教

师高层次的婚姻追求往往与她们卑微的身份形成不

可调和的矛盾， 这种阶级差异构成了她们实现理想婚

姻的壁垒， 为冲破这个壁垒而演绎出的形形色色的情

感风波， 构成了这一时期家庭女教师小说的叙事范式， 
双方矛盾的相互碰撞与融合是这种文类生成的张力。

家庭女教师小说通常把家庭女教师当作一个阶层的

代表， 描述其尴尬的社会地位、 脆弱的经济基础和力

图改变现状的婚姻企图，小说结尾往往是家庭女教师

通过婚姻提升了社会地位。这里我们可以理解简·爱

为什么要拒绝雇主罗切斯特， 因为作为一个自尊自立

的、 具有新女性思想的女主人公， 她深知他们之间的

阶级差异和地位悬殊。因此， 反潮流的逆行思想将简·

爱形象映衬得超凡脱俗， 彰显了简·爱自尊、 自爱和

自立的品质， 一反女子依附男性、 仰仗婚姻求生的世

风陋习， 这也从小说主题的角度成为《简·爱》经典化

的重要因素。

家庭女教师都是青春年少， 处于婚配年龄的青

年单身女性， 有很大发生爱情婚姻的几率， 因此， 
小说中的家庭女教师的情感婚姻自然成为一大叙

事主题， 这种题材的小说也离不开爱情主题。夏洛

蒂在担任家庭教师的两年里， 有人向她求婚， 一次

是她的一个女友的哥哥， 另一次是一位年轻的牧

师， 两次都被她拒绝了， 原因是她没有发现对方的

真爱。由此可见， 女主人公简·爱的身上留下了作

者的影子， 在某种程度上， 小说含有作者的自传体

成分。家庭女教师需要在雇主家留宿， 和雇主一家

在生活上保持同步， 便于随时开展工作， 因此， 单
身身份是应聘家庭女教师职业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
就是为什么奥德利夫人要更名改姓， 以露西·格雷

厄姆的单身女性身份在道森先生家担任家庭女教

师的原因。家庭女教师特殊的年龄和单身女性的

身份使这类小说与情感婚姻主题产生了不解之缘。

4　家庭女教师另类异常的婚姻归宿

19世纪的英国是清规戒律当道的社会， 门第观念

大行其道， 不同阶级间的结合需要冲破层层障碍才能

实现婚姻， 主仆双方需要跨越阶级壁垒才能走向婚姻

的殿堂。家庭女教师与雇主起居同步， 她们直接介入

主人家的生活， 熟悉主人的家庭情况， 与主人及其社

交圈长期近距离地接触， 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使家庭

女教师有更多的机会与主人或高阶层的人产生感情， 
并使之发展成男女爱情， 为她们的攀附婚姻创造了客

观条件， 但由于双方社会地位和阶级身份的不平等注

定了他们的爱情不会产生好的结果。19世纪 60年代， 
曾红极一时的以惊悚小说为代表的英国通俗小说中

出现了十分另类的家庭女教师形象： 《奥德利夫人的

秘密》中， 海伦·泰尔波尔更名改姓， 瞒天过海， 以露

西·格雷厄姆的身份担任家庭女教师， 继而成为奥德

利夫人， 实现了跻身贵族之梦； 《贝妲的婚姻》中， 乡
下姑娘贝妲， 作为家庭女教师与少爷相爱， 秘密结婚， 
后者在蜜月旅行中不幸病死， 之后她隐瞒身份， 冒充

拉尔夫·佩瑟温贵族夫人的女儿， 嫁给了大她 40多岁

的老贵族蒙特克奈尔， 成为勋爵夫人， 保住了已有的

社会地位； 《阿玛代尔》中， 莉迪亚成为米尔罗伊的家

庭教师， 通过各种手段欲获取阿玛代尔的爱情， 成为

阿玛代尔夫人； 《东林怨》中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婉

命运几经波折， 最后在车祸中毁容， 被人抛弃后， 以
家庭女教师的身份回归到了原始家庭， 置身于“是妻

非妻”［12］21 “亦母非母”的尴尬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形成了一种有悖伦理的生活状态。这些小说人物

94



（总第  196 期） 19 世纪英国小说家庭女教师的婚姻宿命（陈 珍等）

给家庭女教师形象蒙上不光彩的色调， 也给这一群体

带来了负面的社会影响。

家庭教师与主人间的爱情很容易沦为一种不被

传统社会所轻易接受的不伦之爱或非分之念。因此， 
家庭女教师似乎是心怀叵测的阴谋家和精于算计的

野心家， 是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者， 一度成为社

会诟病的一个职业群体。纵观 19世纪英国小说家庭

教师的婚姻， 基本没有出现过与本阶级之间的结合， 
就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而言， 主流模式一直是家庭女

教师攀附于高级阶层。 《简·爱》中的女主人公与罗切

斯特及其合法妻子女疯子梅莎之间的情感纠结； 约翰·

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贵族青年查尔斯·斯密

逊与其未婚妻富家女欧内斯蒂娜·弗里曼以及出身卑

微的家庭女教师莎拉·伍德拉夫三人的情感纠葛。萨

克雷《名利场》中的贝基·夏普通过教法语赢得受教育

的机会，然后成为毕德爵士两位女儿的家庭女教师。

教书只是她的权宜之计， 她的目标是通过婚姻来跻身

于上流社会， 成为受人尊敬的贵妇。婚后她图慕虚荣， 
追名逐利， 不择手段， 试图在时髦的社交圈占一席之

地， 完全融入上流社会。布雷登笔下的奥德利夫人为

了保全自己通过婚姻得来的富贵生活， 最后竟然杀人

放火， 无恶不作， 在美丽的容貌下包藏着一颗险恶之

心。卑微的身世是渴望富贵的家庭女教师痛苦的心

结， 家庭女教师身份卑微与人生理想之间的矛盾使她

们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 而心理扭曲变形， 人性的虚

伪和丑恶便表现得淋漓尽致。

家庭女教师在追求高攀俯就的婚姻理想的同时

付出了情感上的代价， 维多利亚这种根深蒂固的婚姻

观念出于他们对社会地位和金钱财富的渴望， 但却泯

灭了人类最真挚的情感。她们的婚姻对象往往是年

迈的老贵族或上了年纪的中产阶级鳏夫， 这些丧偶寡

居的男性再婚续弦的话， 按照婚姻市场的等价原则是

不会娶到本阶级中的适婚的年轻女性， 因此， 可以降

低对女方的出身要求， 放弃对嫁妆的期盼， 退而求其

次， 可以考虑年轻且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家庭女教师， 
实际上是一场体面的婚姻交易， 是家庭女教师的美貌

青春与男方的财富地位之间的等价交换。这里面基

本上不存在真正单纯的爱情， 而是基于平衡的交易。 
《爱玛》中的家庭教师泰勒小姐嫁给了靠做生意发家

致富的鳏夫韦斯顿绅士， 而简·爱嫁给了失去财产、 
双目失明， 且带着个女孩的罗切斯特； 奥德利夫人嫁

给了近 56 岁的奥德利从男爵。19 世纪的英国， 阶级

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种婚配模式是 19 世纪英

国家庭女教师的婚姻宿命， 也是英国家庭女教师类小

说的叙事框架。

5　结　语

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思想的进步为女

性提供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和自由空间， 许多底层中

产阶级知识女性介入了家庭教师这个职业， 家庭女教

师因其职业特征经常卷入错综复杂的情感风波， 演绎

出许多充满波折的婚姻故事， 家庭女教师婚恋小说随

之成为重要的文学类别。身份卑微的家庭女教师常

常依附她们的雇主， 将婚姻视为改变命运的手段， 希
望通过婚姻跻身于上层， 从而摆脱贫穷的家庭身世， 
提升自身的阶级地位， 改变卑贱的社会身份。家庭女

教师介于主人与佣人之间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她们独

特的婚姻宿命和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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